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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璋 WU Cheng-Chang, 1965–

每個世代年輕人的苦悶及出口不一，視時空而定。攝影家張照堂創作的初期正是臺

灣受政治壓迫較大的期間，攝影在 60年代能以何種形式語言作為掙脫苦悶與救贖

之道 ?存在主義式的、疏離感強烈的〈存在與虛無〉（1962）便是深得認同，代表

了當時苦悶時代年輕人心聲的經典作，即便是現下的年輕人想必對此攝影作品也

有共鳴。評論學者郭力昕提到：「……那些『無頭』年輕男子的身軀，……一方面是

映照並宣洩著青年張照堂之抑悶不安的藝術精靈，同時也可以是臺灣社會在那個年代

裡，身體和慾望沒有出口、靈魂和思想無路可逃的黑色共同印記。」1 〈存在與虛無〉

（1962）代表了某種時代印記。

60年代的暗房攝影時代，人們斷無法想像今日 3C影像科技發展的銳不可擋，以驚

人的速度生產與消費（且仍以加速度進行著）影像。如果張照堂的〈存在與虛無〉

（1962）是 60年代青年人苦悶出口的象徵，吳政璋所作的〈存在與虛無 2016〉便

是藉由此作意圖找出揭示現下年輕人苦悶的影像符號，做兩個層次的延伸──一是

時刻抱著手機沉溺其中的年輕人，手機成為年輕人的苦悶出口；二是手機既是苦悶

的出口，很矛盾地也成為集體苦悶的源頭。

吳政璋提到：「1962年張老師創作這件作品時正處於追求自我實現與存在價值的大

學時期，而五十幾年後2016年的大學課堂上學生的思維究竟差異如何？而有趣的是

我剛好處於這兩代中間，藉由張老師的作品在這個空間當中或許可以有一些對話。」

吳政璋在此作將〈存在與虛無〉（1962）轉化為教室課堂上的PPT影像，課堂上的

學生人手一機，學子們都直直盯著手機看，而非PPT，而智慧手機上的影像一片亮

白，並未呈現任何影像。在偌大一間教室中眾多排序的無影像手機形成一個氛圍詭

譎充滿不確定性的景觀，透露著不尋常的氣息，智慧手機們則彷彿像一群有生命的

怪物，自動運轉著。此系列兩幅的平面影像之中一幅是充滿學生的教室，另一幅則

是空蕩的教室中只有置放桌上的手機兀自運轉，沒有學生。學生哪兒去了 ? 觀者不

禁問著⋯⋯，合理編織的電影情節之一可能是：學生被手機吞噬了。「亮白」（的手

機螢幕）是吳政璋所長期運用的符號之一，與他之前幾個系列自拍過度曝光的「無

臉」而呈現亮白既具有異曲同工之效，又從自拍延伸至手機螢幕；無臉如果指涉「無

腦」與空虛，亮白的手機螢幕便指涉過度與過速的資訊所產生的過速與無速而造成

的「亮白」。此作既提出影像的實與虛這個大哉問，同時也指出智慧型手機對現代

人生活的影響是個需要慎重以對的大現實──而這也意味著似乎是仍沒有答案的

提問。人們（生活）逐漸被智慧型手機吞噬。

吳政璋，1965年生於臺灣屏東，現職為臺中市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

教授，歷任商業周刊、台灣日報、兄弟職棒雜誌攝影記者及台塑企業專職攝影師。

作品曾獲頒 2014年高雄獎觀察員獎及新媒體藝術類優選、2012年第 12屆李仲生基

金會視覺藝術創作獎、2011年中國麗水攝影節大獎、2010年美國紐約 The Power 

of Self藝術獎評審大獎及 2009年臺北美術獎優選等。近年以「臺灣『美景』」系列

獲邀展出於臺北市立美術館、韓國光州美術館、美國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東京

藝術大學美術館、2012年新加坡國際攝影節、2012年香港藝博會、2011年美國聖

安東尼奧市國際攝影節、2011年中國麗水國際攝影節、2010年俄羅斯第三屆新西

伯利亞國際當代攝影節與 2010年台灣美術雙年展等。2
（張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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